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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世相百态

心灵驿站

人在途中

《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件有趣的事：美国著名摄
影师大卫·克里特，在纽约的繁华街头，进行了一种
摄影小测验。他躲在暗处，让他的助手出场，然后悄
悄地拍出被测试人的各种脸部表情。你看，他的助
手拿出篮球，挡住一个行走的小伙子，助手在小伙子
面前左右摇晃着做出传球动作。小伙子微微一愣，
但很快就露出一丝笑容。助手就好像跟小伙子故意
过不去，传球左突右挡。小伙子索性站住不动，不过
脸上始终露出微笑，好像很欣赏的样子。一会儿，助
手收起篮球。小伙子这才耸耸肩，还在笑。小伙子
始终拥有一种从容、淡定的笑脸，这是一种内心平和
的状态。

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老师问过同学们一道
题目：人和动物，在解剖学上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同
学们一一回答，但都答错了。老师微笑着说，是脸部
能精妙地表现出友善的表情。老师说，地球上没有
任何一种生物，有人类这样丰富、完满的表情肌。比
如笑吧，一只再聪明的狗，也是不会笑的。人类的近
亲猴子，会笑一点点儿，但能做出的只是龇牙咧嘴，
在人类看来很原始，缺乏美感。世界上只有人类，才
可以调动面部的所有肌群，调整出不同规格的笑
容。而且，可以笑得很美。

相貌是天生的，但并非一成不变。人的精神气
质，能改变相貌；人的友好表情，甚至可以改变人生
轨迹。所谓“境由心生、情寻知音”，就是这个道理。
面部，是最有效的表情器官，是美美与共的交流载
体。如果一个人眼神中总有和顺、专注的微笑，不断
亮相给周围的每一个人，好的印象在人群中形成“面
部磁力”。这种“面部磁力”，会给他带来好人缘，然
后就是好运气。

一个人的嘴，不仅要会善解人意地说话，而且要
经常保持嘴角再微微向上翘一点儿，这样才能与眼
睛里的笑相呼应，亲和力才更强。一个在微笑时嘴
角上弯如弓的人，能得道多助。所以，一个人的表
情，要时常保持平和、谦逊、安详与优雅，这样才会为
自己带来好运气。

其实，好的运气，是人际学的旺盛状态牵引。而
良好的人际学，正是从心心相通的表情学开始的。
为什么寺庙里的方丈总是面带微笑、眼神和善，因为
他的慈善、温和，带来无限的香火、人气，有了香火、
人气，哪里会发愁好运气不到呀！善男信女、僧侣和
尚，哪一个不喜欢慈眉善目、亲和有加的掌门人呀！
关注内心修养，把善意、理解和微笑写在脸上，做一
个和蔼可亲的人吧。这样，在你的人生路上，处处有
他人架的桥梁，好的运气挡都挡不住。

今年情人节，我和老公结婚十一年。少年夫妻
老来伴，激情退却恩情浓。光阴传递出洗尽铅华的
温和与沉静，熟稔地守着自然朴实的生活，贴心受用。

嫁为人妻，身心历经初婚的羞怯、怀孕的丰饶，
檐下为媳的乖顺讨巧，初为人母的细琐周到，直到跨
越七年痒，练就强悍妇。老公属本分内敛型，不爱露
声色，却爱我如发，丝丝缕缕记挂，点点滴滴在心。
享受到丈夫对我百般的好，才知晓过尽千帆皆不是，
此心向君是安处。夜深人静，身边不经意递来一杯
水，一袭毯，身心备暖。如同爱人电脑上设置的那句

“我爱苗子”，见了，浅浅的，搁在眼前，不惊波澜。心
下，却实实地铺了淡淡的欢喜。尽管脸色装作不屑：

“怎么弄上的啊，尽会捣鼓这些鸡毛蒜皮，哄人的伎
俩。赶紧，怎么来还让它怎么去。”爱人语气郑重地
回我：“不能删啊，那是我的心在报到，它要每时每刻
让你知道。”

让我知道，知道爱我？对这个不懂花前月下，没
有卿卿我我的他来说，爱，这个字眼我从恋爱时就未
敢奢求，也是他羞于启齿的。日复一日，在我们日常
细碎的生活中，占最大比重的就是锅碗瓢盆，洗涮洒
扫。他的爱渗透于每天的吃饭穿衣，在让我感到舒
服轻松的同时，常带一点不容抗拒的力量，使我的日
子弥漫了温暖、坚实和希冀。原来，我一直沐浴在他
的宠爱里无法自知。

日子越过，越明了淡处趣长的意味。时光竟像
棉被一般，将阳光的热暖吸满，再馨香满怀地倾吐出
来，越久长，越熨帖。在朝夕相伴、亲密无间中，彼此
体谅宽容，用一扶一搂一声叮咛赋予对方安宁和温
暖。自此相信，伴侣演绎到至情至深处，便是融爱于
恩，相扶终老。

相爱容易相处难，应将婚姻做情人。平常之间
有无常，人们往往容易忽略已经拥有的幸福。恋爱
时，情人间仿佛有诉不尽的思念，问不完的牵挂。而
婚后，当一切成为理所当然的归宿，爱人间的一句情
话竟然了无踪影，替而代之无止无休的琐事烦恼。
殊不知，留一分距离的美感，在心底置放一段当年他
（她）迷恋或感动过自己的画面，长忆长新，才是坚硬
现实里的柔软一角。婚姻像一组琴键，需要夫妻琴
瑟和鸣，把爱的音符一遍又一遍奏响，把柴米油盐缠
绕成巢穴，编织成同心圆。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有一个人，需要我们共度
此生，需要用分分秒秒来打造生活的细节。做婚姻
的情人，融入生命的一场又一场绽放，才知道，身边
诗意缭绕，春暖花开。

运气在脸上
付秀宏

做婚姻的情人
潘姝苗

那天，她接到朋友电话，约
她喝茶。那是个久未谋面的朋
友，上学时和她关系不错，后来
他长年在外，听说混得挺好，有
房有车。

下班后，她故作轻松地和老
公打了个招呼，便优雅地赴约去
了。当她抹着淡妆，拎着小包，
出现在朋友面前时，朋友眼睛里
流露出的那份掩饰不住的惊讶，
清楚地证实了她的魅力，她不免
有些微醉般的得意。她小心地
落座，尽量掩盖着内心的拘谨。
作为一名公务员，她平日里很少
涉足这么高档的茶楼，难免有些
心虚。这时，朋友礼貌地问她喝

点什么，她飞快地扫了一眼桌上
的菜单，发现价格贵得令人咋
舌，她匆匆翻过一页，便慌乱地
说：“随便吧，和你一样就行了。”
于是，他驾轻就熟地要了两杯蓝
山咖啡。

咖啡很快就端上来了，氤氲
的雾气直钻她的鼻孔，她轻轻抿
了一口，觉得味道和她平日喝的
速溶咖啡差不多，是自己的鉴赏
力不够吧！她在心里自嘲着。

他们喝着咖啡，淡淡地聊
着，闲散而又慵懒。她的拘谨和
不安在慢慢消失，而他则开始肆
无忌惮地用火辣辣的眼神盯着
她，气氛变得有些暧昧起来……

正当她心神不宁时，手机响
了，是老公的短信：聊得差不
多了吧，待会儿记得自己付
账，我在你包里放了些钱。
她忍不住笑了，心想：真是老
土，人家大款请喝茶，会让我
付账吗？她不再理会，朝着
对面歉意地笑了笑。天渐渐
黑了，借着夜色，他的举动开
始轻狂，她皱了皱眉，这无疑
是她没想到的，她太单纯了，
以为他对她只是倾慕，而她
也仅仅满足了被人倾慕，怎
么可以有跨越雷池的举动
呢？他们都是有家有室的人
呀！

她愤然起身，抓起包就
要走。他一下子尴尬地愣在那
儿，但很快恢复了冷静：“等等，
你还没付账呢！大城市流行Ａ
Ａ，我已经习惯了，你可能不懂
吧！”她心里的愤怒更深了，嚯地
掏出钱包结了账，拂袖而去。

回到家，她忍不住问老公：
“你能掐会算呀！怎么知道我要
付账？”老公笑了：“这男人约女
人，一般都是有目的的。比如说
恋爱的时候约会女朋友，那是为
了追求她。而约像你这样有家
有室的，自然是想占些便宜，而
你又不是那种人，所以当然得自
己埋单了！”“那你还让我去？”她
假装生气地问，老公又笑了：“如
果爱，心会知，知妻莫若夫，你不
是那种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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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爱，心会知
鲍海英

花季雨季

春节放寒假，儿子从大学回
家了，几个月没见儿子，我高兴
极了。儿子也是，刚回来的那一
两天，仿佛和我有说不完的话，可
是过不了三天，我就有点烦他了。

就说他的作息时间吧，晚上
十二点之前不睡觉，上网上到后
半夜是常事儿，所以早晨十一点
之前是不起床的，严重打乱了我
以往的生活规律。他房间的卫
生不能及时打扫，窗帘不能及时
拉开，阳光照不进来。

在我三番五次的“呼喊”下，

午饭时儿子终于坐到了餐桌
前。“没有肉啊？”一句话没把我
鼻子气歪，挑三拣四的。看我瞪
了他一眼，随即就嬉皮笑脸地打
哈哈：“对了，老妈要减肥，吃
素！”我脸色稍微一缓和，立马

“蹬鼻子上脸”：“晚上给做点红
烧肉呗，咖喱牛肉也行。”

这就是儿子每天必须要做
的一件事——点菜！午饭点菜
是不赶趟儿了，晚饭是必须要点
的，通常都是肉，而且还是那种
大块的、能大口吃的肉，青椒炒

肉之类的是不行的。要是不满
足他，就一脸哀怨：唉，在家的伙
食还不如学校，弄得我感觉老对
不起他了。

一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就
是上网，一连几个小时不带喊累
的。一会儿把笔记本拿到桌子
上，一会儿又捧到床上被窝里，
老公形容得最形象：小日子过得
像老干部疗养，真滋润啊！“你一
天到晚除了玩儿电脑还能干点
别的不？”被我说得多了、急了，
人家就暂时放下电脑，随手拿起
手机摆弄个不停，还得躺着玩
儿。看他的状态，我都要疯了，
就跟电脑手机亲！

要是让他帮忙干点啥比登
天都难。就说买个酱油吧，我这
菜都要进锅了，人家还在卫生间
洗头发呢。食杂店就在楼下，来
回用不上五分钟，你说至于吗？
难道买个酱油还能“转角遇到
爱”？无语了我。

我恨恨地说：“你就是个
制造垃圾和搞乱房间的高手！
快点开学吧！”不管我怎么说，
人家就是不生气，还是一副嬉
皮笑脸的样子气你：“我走不
上三天，你电话保证就追过
来，什么想我啦、什么时候回
家，我在家多好啊，最起码您
再也不用为那些剩菜发愁了，
哪顿我不都是一扫光。”

他说得也是，回来三天我就
烦，走不到三天我就想，真是让
我情何以堪啊！

儿子回来有点烦
青 衫

万家灯火

自我在远离故乡的城市安
家落户，没有特殊情况，一到年
根儿，便携妻带子，回家过年。

无奈，一连几年不回家过
年。今年，单位放假早，事儿安
排妥当，我们全家喜气洋洋地乘
火车，转公交班车，奔向了那夹
在太行山脉山缝儿的小山村。

我们行进在回家的路上，如
同运行在人体血管中，由心脏的
大动脉出发，向处于身体的毛细
血管进发，越靠近家乡，交通越
不发达。虽说不发达，但我的家
乡还是受到党的新农村惠风吹
拂，从县城通往家乡，通了班车，
坐上班车，也要颠簸上一个小
时，才能到家。

到达县城 ，久违的县城，冰

天雪地，寒风凛冽。儿子叫着
苦，天好冷，何时才能赶到家。
我们急匆匆地往站牌赶，不巧的
是，我们只看到了班车的后影，
旁边的私家营运小车，招呼着我
们，走吧，挺冷的天，三个人，几
十元，我不再犹豫，一家三口，上
了一辆客运小轿车，飞速驶向家乡。

司机很健谈，无话不谈，家
乡的变化，外面的世界，谈话期
间，我偶然发现，从司机的谈话
音调，到一举一动，面容长相，谈
及他就是我家乡的邻村人，朦胧
中，感觉他就是我的初中同学，
我们自毕业后，他留在了农村，
我考上了学，十几年了，再也没
有见过面。虽然没见过面，但三
年朝夕相处的同窗，还是有印

象。这时，他开口了，你是老同
学吧，他这样一问，印证了我的
直觉是正确的，遇到老同学，我
别样的高兴，谈及过去，谈及家
庭，谈及其他同学。老同学跑出
租，收入还可以，生活条件不
错。一路在老同学往昔温馨的
追忆中，我倍感温暖。

半个小时，到家，我掏出五
十元递给他车费，老同学连忙推
辞，见外了见外了，快收起来。
一句老同学拉近了我们之间的
距离。与其说是老同学，倒不如
说是同路人，自从毕业，我们从
来没有联系过，哪怕彼此的电话
号码都不知道。在我的强行给
钱下，还是被他把钱丢在了地
上，飞车而去。同时，他丢下一
句话，不管你走到哪里，还是我
们多大岁数，我们永远是同学。
五十元钱，在物价高涨的今天还
真不算多，但老同学还是通过拒
要五十元钱，向我传递了往日同
窗的纯朴真挚情感，我的眼睛温
热了。

邻居晓东今年30岁了，
还没找到梦中情人，他妈为
了这个头发都愁白了。

那天早上，晓东到我家
串门，我想起他妈叮嘱过我
替他物色女孩子的事，就问
起晓东本人的心思。

“晓东啊，你长得这么
帅，怎么就不找女朋友呢？”
我是这样开场白的。

“哪啊，湖叔，没人看得

上我呢。”晓东笑着说，可笑
容里似乎有一丝苦涩。

“怎么会呢？是不是你
小子什么烟啊，酒啊的，‘五
毒’中了好几毒了。”

“要说这啊，您真冤枉
我了。不是自吹，我不抽
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花
心、孝顺父母、有上进心、大
方大度、谦虚幽默有爱心，
没什么不好。可是奇了怪

了，女孩子看着我就跑。”晓
东一脸委屈。

我正想问他是不是对
女朋友的要求太高了，这时
六岁的小侄子走了过来，开
口就对晓东说：“叔叔，你有
糖么？”晓东当然没有糖在
身上了，就摇头。这时小家伙
又发话了：“有钱也可以，我可
以自己去买啊。”晓东忍住笑，
说：“嗯，说得对，真聪明。可
是，晓东叔叔没钱啊！”

只听小家伙奶声奶气
地说：“怪不得昨天那姐姐
不跟你玩了，原来你没钱
啊，我也不跟你玩了。”

剩男真相
廖立湖

“不要再骂宋翊了。”
王阿姨勉强地说：“不会的。”
等王阿姨关上门，麻辣烫笑着

摇摇我的手：“屋子里就剩我们两个
了吗？”

“嗯。你能看见我吗？”
“能。就是远处看不清楚，近

处能看到。”她笑，“你躺到我身边，
好不好？”

我脱下鞋子，挤到她身侧躺下。
她问：“宋翊还在外面？”

“嗯。”
“其实我不恨他，待会儿你出去

和他说一声，让他回去吧！”
“要说你自己说。”
麻辣烫掐我的耳朵：“我知道你

心里在生气，可是你想呀！我六年前
就这个样子，这才是我本来的样子，
老天莫名其妙地给了我六年时间，让
我认识你，我们一起玩过那么多的地
方，值了！”

“值得个鬼！我还老多地方没去！”
麻辣烫一味地

笑着，我却眼角有泪，
偷偷地将泪痕拭去。

她问我：“蔓蔓，
你还喜欢宋翊吗？”

我老老实实地
回答：“喜欢，不过现在
有些讨厌他。你呢？”

麻辣烫的表情
很 困 惑 ：“ 我 不 知
道。我刚知道他是
许秋的男朋友时，觉
得他和我爸一样可
恶 ，你 说 你 要 做 情
痴，没人拦着你，可
你不该再出来祸害人。我一前途大
好的女青年，北京城里烟视媚行的
主儿，怎么稀里糊涂就陪他演了这
么狗血的一出剧情。当时他若站在
我身边，我肯定得狠狠甩他几个大
耳光子。”

我听得哭笑不得，问：“现在呢？”
“现在没什么感觉了。觉得像做

了场梦，我看不见的时候，急切地想
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然后上帝让
我知道了，然后我就又看不见了。”麻
辣烫“咕咕”地笑起来，“宋翊可真
惨！本来是个香饽饽，突然之间，我
们都不待见他了。”

我也笑：“对不起！我应该早告
诉你我喜欢宋翊。”

“没有关系的，事情过后，每个
人都是诸葛亮，可在当时当地，我
和你都只能做当时当地认为最好
的选择。”

我握住她的手：“麻辣烫，你在我
爸面前答应过陪我一辈子的。”

她的眼睛里有泪光点点：“你人
好，会有很多人喜欢和你做朋友，喜
欢和你玩。”

“她们不会在凌晨四点被我吵醒

后，不但不生气，还陪我说话，也不会
在我重感冒的时候帮我吹头发、涂脚
指甲油。”

麻辣烫不说话，我轻声说：“麻辣
烫，不要离开我！”

她眼中有泪，面上却带着笑：“你
以为老娘想离开这花花世界呀？虽
然宋翊把我当作许秋的替身，我怪受
伤的，可我没打算为了他们去寻死，
不值得！这两个人一个是我讨厌的
人，一个压根儿不喜欢我，我凭什么
为他们去死？只是我的理智再明白，
却无法控制意识深处的指令，我就是
讨厌许秋这贱人，我也没办法！不
过，你别担心，我爸是谁？许仲晋
呀！跺跺脚，北京城也得冒个响，他
虽然不喜欢我，可我已经是他唯一的
女儿了，他总会有办法的。不过你先
别和宋翊那祸水说，让他好好愧疚一
下，反省反省！”

我的心安定下来，笑着去掐她的
嘴：“你这张嘴呀！”

她笑，把头往我
的方向挪了挪，紧紧
地挨着我。

白日里靠药物本
就睡得不好，此时和麻
辣烫有一搭没一搭地
说着话，我竟迷迷糊糊
地睡过去。醒来时，发
现病房中坐着许伯伯
和王阿姨，我大窘，赶
忙下床穿鞋，麻辣烫被
我吵醒，迷迷糊糊地叫
我：“蔓蔓？”

“在。”
她笑：“我做了

个梦，梦见我俩去夜店玩，看到一个
男的，丫长得怪正点……”我手疾眼
快，捂住她的嘴，对着许伯伯干笑：

“许伯伯好！”
许伯伯微笑着说：“你也好。”
麻辣烫却是笑容立即消失，板着

脸闭上了眼睛。
我对麻辣烫说：“我明天再来看

你。”又和许伯伯、王阿姨道再见。
走出病房，看到陆励成和宋翊仍

然在病房外。他看到我，指着自己手腕
上的表：“你知道你在里面待了多久？”

我刚想说话，病房的门又打开，
许伯伯走出来，陆励成和宋翊立即都
站起来，陆励成叫了声“许叔叔”，宋
翊低着头没说话。

许伯伯朝陆励成点了下头，对我
说：“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下，可以吗？”

我当然说“可以”。
许伯伯领着我，走进病房旁边的

一个小会议室，他关上门，给我倒了
杯水：“刚才看到你和小怜头挨头躺
在床上，给我一种错觉，好像是我自
己的一双女儿，可实际上，
小秋和小怜从没有这么亲
密过。” 31

“我没有指责，甚至不敢指责，我
只是把他们当成一面镜子，从他们的
身上学习并且反思，每一个人都不会
有着完美的一生，然而，却有着很多
值得我们去琢磨去吸收的养分。我
们应该像海绵一样去吸收别人的长
处，过滤掉那些残缺的杂质，从而丰
盛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在合适的时候
做出正确的选择。”

“现在的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去
研究别人，而是花时间做一些能让自
己开心的事情，尽可能地让每一天都
充实，对得起自己。”

“太多地考虑别人会累，太少
地考虑别人是自私，那你说该怎么
办呢？”

“尊重生活！”
“就这四个字？”
“是的，尊重生活，生活才会尊重

你，这是相互的。有时候，生活会安
排一些事情发生，但不要一味地凭借
它的表面去说它好
或者不好，任何事情
的到来都是有缘由
的，我们应该尊重它
们，不能逃避或嗤之
以鼻。否则，对生活
不客气，生活也就对
你不客气了。”

柳含烟的这番
话，不知道为什么，
却让徐世炜想到了
林若兰，她就是生活
安排给他的，难道他
怎么对待她，生活就
将会怎么对他吗？

“你多大？”徐世炜知道，打听一
个女人的年龄是不合适的，但他很好
奇，眼前的这女人看上去不到 30 岁，
怎么会那么有深度呢？

“这跟年龄无关！”她是看穿了他
的心思，知道了他的诧异。

“能认识你真是我的幸运！”
“别这么早下结论，谁会能提前

知道生活中突如其来的一个人，是福
还是祸呢？”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没错，你已经入‘道’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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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跟我说说你的女人？”柳

含烟用她碧绿色的眼睛盯着他，像是
不容他回避，也不容他说谎。

“很冗长，你可能不会喜欢听。”
徐世炜没想回避，毕竟这些都是存在
的，尽管显得充斥着情欲。

“说说看？”柳含烟露出很感兴趣
的神情，尽管她真的并不感兴趣。

“我有过很多女人，有夜场的，有
空姐，有网上认识的，有聚会上认识
的，还有公司里的白领，各种各样的，
寻欢作乐吧。”徐世炜说得很洒脱，但
写在眼里的分明是有些许落寞的，可
能男人跟女人一样，纵使有过再多的
女人，到头来如果同床共眠的不是心
爱的，该是多少有点失落。

柳含烟想到了林若兰，就试探着
问：“没有过大学生吗？”

“可能有过吧，都不太记得了，我
是不是挺多情的？”

“多情总比无情好，只是，你这已
经不止是多情了，达到了滥情的标
准，”柳含烟又问，“有过那么多女人，
真正爱过的有几个？”

“都有爱过吧，或多或少的。”
“记忆最深的是谁？”柳含烟穷追

不舍，装着是脱口而出的。
“是有一个，爱得很深，我的胸口

为她划了一刀，但我现在全然不记得
她是谁、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
也不记得我们都发生过什么了。只
是，看到伤疤时心里会疼，就那种悸
疼，每次都很强烈，特别是最近。”徐
世炜在说的时候，眼底闪过一丝悲
伤，他紧锁眉头，就好像疼痛已经遍
袭全身。

“能让我看看伤疤吗？”柳含烟的
心里也猛地一疼。

徐世炜想也没
想便撩起衣服，那是
一条长约 15 厘米的
伤疤，如蛇般狰狞。

“一个人这辈
子，如果能有一份记
忆深刻的爱情，是幸
运的。”柳含烟又恢
复到之前淡然的神
情，抽着香烟，喝着
啤酒，绿色的指甲在
空中跳着舞。她想
到了颜浩林，一个她
能用灵魂去爱的男

人，何止是深刻，简直是刻进了骨髓
里，随着每一次呼吸蔓延开来。

“倘若不能在一起，记忆深刻又
有什么用？”徐世炜苦笑了一下。

“如果突然有一个女人站在你面
前，告诉你你这个伤疤就是为我划
的，你会怎么办？”柳含烟似笑非笑地
看着他，很想知道答案。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徐世炜
想了想，摇了摇头。

“好好想想？”
“可能我会说‘祝你幸福’吧！”
“为什么？”
“当初那么爱一个人都没法在

一起，事过境迁了，怎么还能在一
起呢？”

“如果她发现她一直是爱你呢？
只是当时很茫然？”

“哈哈，柳含烟，世界上怎么会有
这么多的如果呢？”他突然就笑了，声
音很凄凉。

“也是，世界上是没有如果的！”
她也附和着，不再追问。

她无意间瞄了一眼玻璃窗外后，
紧张了一下，对徐世炜说：“你能去一
下洗手间吗？”

徐世炜点头，没有问为
什么，他站起身，拿起一支烟
和打火机就去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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